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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 604 班部分校友参加 2018 年马杯运动

会开幕式方阵。右 5为王兆元

1966 届毕业证书诞生记
○王兆元（1966 届力数）

我们1960年入学清华，本该1966年毕

业，因为正逢文革，一时间，没有人知道

什么时候可以毕业走上工作岗位。从学校

的原各职能部门到国务院有关部委不是被

砸烂，就是处于瘫痪，无法作为，上上下

下没有人过问此事。到了1967年春，终于

有同学按捺不住，行动起来，要求将1966
届大学毕业生的毕业问题列入议事日程。

领头的叫石福庆，是我们力数系力602班
的，他们热心奔走，说理说情，最终惊动

最高层。到入夏时节，终于传来了1966届
即将毕业并分配工作的好消息。这可是关

乎每个毕业生个人命运和数十万个家庭生

计的大事！

要毕业了，毕业证书怎么办，还会有

吗？要知道文革以来，许多先前曾经引为

荣耀的、与大学有关的，诸如学历证书、

奖状，甚至高考准考证、入学通知、考研

证等等，因为出自“资产阶级统治的学

校”，或雪藏，或主动被动不得不弃之，

甚至付之一炬。而毕业生内心有几个不看

重、期待这张证书？这是我们青春的印

记，是受母校、特别是清华这样的学校传

道授业之恩以及六年寒窗的见证！

毕业就在眼前了，毕业证书这件事最

后落在我班（力604班）姜延英同学的身

上，当时他在校行政管理委员会工作并负

有一定责任。经过他的努力，毕业证书终

于发了下来。从1967年9月底起，我们怀

揣着它，陆续离开学校，走上工作岗位。

后来，改革开放以后，毕业证书屡屡用

上，但无人知晓和探究我们的毕业证书当

时是如何诞生的。而它又是那样的与众不

同，除了有我们本人的证件照外，第一页

上还赫然印着毛主席的像！这又是怎么回

事？光阴如箭，我们都已步入古稀之年，

回首往事，这本半个世纪之前的毕业证书

的诞生故事应该浮出水面了。

2018年 6月9日，我们班在北京的同

学为到京看病的姜延英同学组织了一次

聚会，有同学特地带来毕业证书，请姜延

英揭晓其诞生之谜。当毕业证书被缓缓打

开，51年前的往事瞬间涌上心头，谜底就

在姜延英娓娓的话语中一幕幕向我们揭

开——

1967年，我当时在清华井冈山兵团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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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管理委员会，与张维教授负责学校承担
的国家科研任务的管理工作。当毕业的消
息传来，毕业证书也被提了出来。因为
我是行政管理委员会内唯一的1966届的，
便叫我操办此事。当时我没有看到任何文
件，只是口头交代，而且文革正在进行
中，这件事说大不大，说小也不小。它也
绝不是把原来的毕业证书样本拿来一填了
事那么简单。大家比较一致的想法是：毕
业证一定要办，但交代我不能张扬，否则
会干扰文革，或反过来被文革干扰。我深
知它的难度，因此压力很大，因为这次发
证除与1966届有关，1967、1968届很快也
会跟上，特别是1967届，毕业年限也已到
了。当时各种消息传起来快得很，一个学
校发毕业证了，北京其他高校，甚至全国
高校很快就会传开，能否办下去并办成就
会成问题，应有充分估计。总之，1966届
毕业证书要尽量办得快并被通过，尽早发
到每个毕业生手中是当务之急。
但在当时的环

境下，可以说是两
手空空，一切从头
开始。先说证书的
封皮：如果封皮要
新做，就涉及申请
经费，问题就复杂
了，时间就不可预
测了。于是我到教
务处寻找，找到
了1964年四字班和
1965年五字班的证
书，得知1965年的
封皮有存货，且数
量不少，是红塑壳
那种。如果直接用

五字班的红塑封皮，只要在校印刷厂印制
内页，这样就能在毕业证书文本通过后
快速印好证书，达到既快、又少为人知
的效果，于是我就果断选定了这个红色
的封皮。这样，从外观看，六字班和五
字班的毕业证书是一模一样的，也很有
连续性。
打开我们的毕业证书，第一页是毛主

席像。毕业证书是一个正规文件，当年连
结婚证都有毛主席像，毕业证没有，那是
过不去的。在我考虑的第一版证书时用了
毛主席的标准像。样件出来后，我拿了
样本与我班同学商量，王兆元同学看后，
提出了一个看法：个人证件必须有持证本
人的正面免冠照片，这是证件的要素，是
必须的；现在把毛主席的标准像放上去，
证书上便出现两张正面照片，不合适吧？
我觉得这个意见很有道理，毕业证书的功
能毕竟是证明持证人在我校学习期满毕业
了。后来想到毛选精装本封面上的毛主席

1966 届毕业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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侧身浮雕头像很合适，采用这样的头像不
会被否定。又打听到解放军画报社有一个
这样浮雕像的制作原模版，便开介绍信去
借，没想到他们爽快地答应了。于是，毛
主席的浮雕像就出现在我们毕业证书的第
一页。
第二，是语录。当年没有语录也是不

行的。毛主席的语录有很多很多，我觉得
“为人民服务”是符合我们年轻人的志向
的，而且是要长期遵循的，于是用了这一
条。
第三，里面的内容。前面的内容没有

变，是毕业生的基本情况，“学生××于
一九六〇年秋季入本校××系陆年制本科
××专业学习期满”；紧接着原文是“现
经校务委员会审查准予毕业”。这个委
员会当时已不复存在，文化革命了，这是
“封资修”，是资产阶级统治学校，还能
要他们认定？怎么办？我直接去掉，改为
“经鉴定准于一九六六年秋季毕业”。到
底是经谁审查鉴定，没说，因为只能模糊
了，没法写“经校务委员会审查鉴定”，
也不能写“经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鉴定”
吧。我们心里都清楚，什么是对什么是
错，但是在这个文件上就是不能说。文字
之后是签章，以前的证书都是“校长 蒋
南翔”。当时，蒋南翔是大黑帮，部长不
是了，校长也不是了，谁来签？这个地方
也只能略去了，就直接盖上“清华大学”
印章。
最后，是印章问题。“清华大学”公

章和它的钢印，谁还承认它？是否还可
以用？在当时，印章就是权力象征，要
启用，很难，但我认为清华大学是公认
的谁也否定不了。后来写了《请印申请
单》申请用印，事由：毕业证书，总算

解决此事。由于两颗印章都不准取出，
所以清华六字班全体约两千名同学的毕业
证书上的红印和钢印全是由我亲手在办公
室盖的。
应该说明的是，在制作毕业证书时，

在行政系统上也得到了各系办公室、原校
教务处及校印刷厂各位老师及工人师傅们
的同情、理解与支持，帮助做了很多具体
的工作，如毕业证的印刷、装订，毕业生
人员统计、审查，填写证书项目，粘贴照
片等大量细致的工作，并且以最快的速度
几乎无差错地完成了。因为年代久远，我
已经记不清他们的名字了，甚至还有许多
不认识的老师。借此，我向他们表达衷心
的谢意！

姜延英侃侃而谈这个红色的毕业证书

的诞生过程，并说，“这个证书可能大家

还是不满意，但在当时那个历史条件下，

既要快，又要不能被否定，又不可大肆张

扬”。对此，大家都表示理解和赞扬，

不时还发出会意的笑声。当听到姜延英亲

手为全校六字班约两千个同学盖了四千个

章，大家情不自禁地鼓起掌来！

今天，当我们再次拿起毕业证书，仔

细翻看时，发现除以上内容外，姜延英还

巧妙地在证书最后加了一页“备注”和

一页毛主席语录。这样整个证书一共8个
页面，打开毕业证书，中央两页正是证书

最重要的要件——本人信息和准予毕业的

结论以及本人的“正面免冠照”，以后我

们要使用毕业证书时，要展示的正是这两

页。

这，就是我们清华六字班毕业证书诞

生的故事：一个特殊群体在一个特殊时期

的一个特殊毕业证书的故事，一段无法尘

封的青春记忆和人生往事。


